
長篇小說類決審會議記錄 

時間：2006 年 11 月 18 日（六）上午 10 點 

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吳麗珠代館長 

主席：張大春 

評審委員：宋澤萊、陳燁、張大春、舞鶴、蘇偉貞 

記錄整理：林佩蓉 

攝    影：林民昌 

館長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出席「2006 台灣文學獎」長篇小說類決審會議。

今年長篇小說共收到 49 件作品，經過王家祥、范銘如、陳雪、駱以軍、

賴香吟五位委員複選後選出 10 件進入決審。要請各位委員決選二名，

獎項可從缺或調整，由委員決議執行。 

        另關於〈大巴六九部落之【大正年間】〉一篇，經查證該作品已於 2005

年以《大巴六九部落之四：大正年間》（上部）為名申請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金會（簡稱國藝會）的補助，並日前完成結案，考量該作品

與本徵獎辦法第四條衝突，又本獎項與國藝會之獎項，同屬文建會獎補

助科目項下經費，避免有重覆領取獎金之慮，經委員同意，決議該作品

不列入討論。 

【宋澤萊、陳燁、舞鶴、蘇偉貞，公推張大春為主席】 

張大春：先作「假投票」，選兩篇，每個人心目中最好的。 

【第一次投票】 

五票的一篇 ：〈雪國再見〉 

三票的一篇 ：〈從蓮花巷到四季路〉  

一票的二篇：〈流動的風〉、〈天地〉 

張大春：先請各位評審說自己的評審標準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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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澤萊：這一次是長篇小說所以很不容易看。關於標準，首先我認為是文學的文

字，文字裡面有形像感、美感、音樂感，總是比較有吸引力，可以讓人

讀下去的。其次的要求是，哪一篇給我的印像深刻，讓我可以再三翻閱

的。在上述兩個原則下，有兩篇作品讓我印像最深，分別是〈流動的風〉

及〈雪國再見〉。而這一次評審最大的感受是，台灣的小說是不是已經

朝向傳奇來寫作？它已經不是寫實的天下，不是鄉土文學那樣的，反是

從傳奇開始，塑造英雄這樣的小說，情節是天馬行空，與現實是不一樣

的。有可能這是目前文壇的現象，我很高興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舞鶴：對於這十篇作品，如同我看待每一個文學獎，都希望看到有原創性的作品，

原創性意指內容上的和形式上的，形式的原創比較艱難，一出來的話可

能會造成閱讀的困難；因此作品最先注重其內容的原創性，譬如說剛剛

最先提到的〈大巴六九部落之【大正年間】〉就是很不錯的作品，我也對

這部作品作了功課，並且給它很高的評價，藝術技巧達到中上水準的寫

實。我重視的是作者寫一個卑南族部落，如何在日治時期的環境中生存

下去，最重要把文化中重要的東西融入小說裡，原住民小說最重要的是

要寫出重要的文化、生活層面，並且融入小說的敘述裡面。 

蘇偉貞：在長篇小說式微或沒有地方發表的時候，作為評審，在可以看到長篇小

說作品的時候，會希望用比較高的標準來看，如要具有原創，以及作者

對於創作要有很強的控制力道。然就這兩部份來說這一次有蠻大的失落

感，入選的作品如此相似，並且有些作品在材料上太貪心了，想要將所

有的事在長篇小說中一次講完。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陳燁：長篇小說需要花很長的耐性和毅力，如果這個作者是很年輕的，我們應該

要多給它一點鼓勵，假以時日，這作者應該會有不錯的成果。 

張大春：我看到的這些作品，很可能是因為台灣這五年、十年間，陸續有台灣文

學的研究，並且有了建置化的發展，所以關於台灣的歷史，不論是哪個

族群，個別的或是互動的，不管是有衝突的或是融合的，在本島上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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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過去四百年種種文化痕跡，變成小說取材的內容，而且正因為研究的

導向，有很多基本資料被重視，總比在八○年代只有看到都市及鄉村的

生活細節，現在的作品更能描述到生活史的層面，這應該是可喜的現象。 

另一方面，入圍的十篇，只有一到二篇沒有掉到大論述中，其中我對〈莫 

名書〉特別有意見，我還蠻喜歡的是〈曙光照耀新店溪〉，其他的幾乎沒 

有辦法避免進入「國族寓言」的背景中，賣棺材也好，小孩也好，都要 

跟國族發展最重要的事件有連繫，像是害怕在歷史事件中缺席，我認為 

這是一時間的風潮所致，對這個不是有太多的成見，但正因為是密集的 

在這次評審中看到，所以感覺到許多品味重覆的部份。對於評審作品， 

我濃縮重點：這個作品到底有沒有在反應生活之際，讓一個決定性的零

件可以發生？一看到這個決定性的零件與細節，就可以知道這個作者是

有能力掌握題材的，而不是為了一時的流行，像〈從蓮花巷到四季路〉

這般的作品即是。 

 

〈流動的風〉 

宋澤萊：或許因為我是中部人，所以覺得裡面表現的講話方式讓我有很親切之

感，譬如說在講中部平埔族，寫得非常的完整，使用文學的文字，敘述

相當深藏不漏，情節是步步為贏，用少少的文字發展很大的場面，文字

表現力很高，情節可以吸引我。平埔族和客家人的相處，寫得很生動，

當中作很多註解，顯示作了很多基本的工作，蒐集資料，也許創作者是

研究者，將族群以一種高度來描寫，追溯客家與平埔族的歷史，作者潛

力無窮，文字很厲害。這篇小說在台灣的族群意義上是非常重大，我給

它第一名。 

舞鶴：這一篇我也慎重的考慮過，就是傳奇的色彩太重，像中國大陸如響馬之類

的小說，〈流動的風〉是取自那樣的題材。而台灣事實上在部落形成的歷

史是未曾有過那樣的場景，所以這一篇的缺點，雖然有註釋，但根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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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資料去發揮作品，難度是很高的，作品沒有發展這些資料，而是非

常直接用那些註釋，成為戲劇性的想像。現在年輕作家，小說是影像化

的，像一個個電影場景，有停格的畫面。因此我有疑慮，如果這樣類型

的作品得獎了，可能會被造成誤解，以為台灣平埔族與客家族群類似有

這樣的情景。總言，作者若要運用的資料產生創發性的作品，這創發性

必需是真實的。 

陳燁：這部作品我為它作很多圖表，故事是很精彩，而且沒有看過這樣有原創性

的故事。沒有選的原因，很大的重點就是控制力的問題，我都作了人物圖

表，因為看到後來連作者都寫到糊塗。我的標準就是小說要完整，再來就

是好看，好看是很重要的因素，長篇小說要有完整的交待，這一篇最大的

問題，就是人物都不統一。如果再好好的重頭到尾修一次就好了。像它一

開始主要的論點是達娃伊要復仇，但後來因為要融入太多的題材，看不太

出來復仇的部份，而只是看到傳奇的故事，我們藉這個地方去了解平埔族

兩性關係和漢人的不同，卻看不見一個主要小說的行動。 

蘇偉貞：這一篇我覺得浪費了一些東西，如人物所呈現的怨恨，性格及理由到最

後不見了，還有看到可怕的部份是漢化的過程，這次有蠻多原住民的書

寫，最後會忘記自己是什麼族，是很可怕的，基於這樣的理由我選〈雪國

再見〉。另外若是要塑造剽悍，這篇在地理位置上也不大對。 

〈天地〉 

陳燁：看起來是原創性較少，但用了個殯葬社的故事是很特別的，從劉六的死

來設計結構，頗具用心，選了兩個天災與人禍事件，天災分别是隨水飄

流，1959 年八七水災，另外一個是地震，1999 年九二一，人禍部份，一

個是 1945 年春天美軍 B29 轟炸；另一個是 1947 年二二八事件。故事中

用生與死來襯託整個架構，以殯葬題材來處理生命的議題，雖不是新鮮，

但在這作品中，可以看出台灣的歷史。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作品中太常

強調天地與棺材，這部份若能少一些會更好。通篇來說，作者創作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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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力很好，殯葬業的細節也描述的很詳細，並且結構很好。我讀了很久，

也因為有我個人的喜好在裡面，再加上通篇的優點，所以我選了它。 

張大春：據我所知，徵收土地或者民舍，背後有著非常惡劣的霸權，但沒有像作

品中描述那樣，要動軍隊之類的，因此我認為那部份是意識先行，作者

為了營造悲情而造作得有些多，從這一點，回頭再縷出來，作者誇張了

每一個要寫實以對的細節。 

〈莫名書〉 

陳燁：這一篇嚴格來講，作者把所有文學技巧、形式、實驗都放進去，仔細看這

一篇的話會很累，因為作者挑戰了閱讀者，並且很用心的設計出場人物，

以及情節上的疊合，很多人都互相的重疊，有傳奇有寫實，讓人讀了很不

輕鬆。站在鼓勵的立場而言，放這麼多東西同時可以處理成這樣是很不

錯。〈從蓮花巷到四季路〉與這一篇比較起來就比較沒有創意，雖然章節

鋪陳很好，但感覺上比較像電視情節。〈莫名書〉的作者就像書名，用力

過多，讀完後可以感受到它要引起我們讀這小說的觀感。這作者應該是年

輕才有這個力道，裡面有滔滔不絕的論辯，這論辯我個人認為是最沒有辦

法的重大缺失，包括文學的論辯。 

張大春：這作品只做到了一件事，就是選擇了一個非常巧妙的道德高度，作者對

於作品是有嘲謔的，不管是誰給獎、出版，或者成為讀者，書寫者都應

該基於一個作者主觀的道德而瞧不起它，這樣才表示作者對於寫作的純

淨，我稱為這是抽像的道德高度，並且在技術上做到了對位，反過來談，

它是最好寫的小說，作者用最簡單的手法，卻用最繁複的道德高度：如

果你對這作品關心的話，表示你上當了。〈莫名書〉一方面在顯示寫作這

件事的莫名其妙，另一方面利用大家對寫作這件事的盲目崇拜，見識到

它作為一個敘述者的機巧和明智，而故弄玄虛，我不是很喜歡這樣的作

品。 

舞鶴：這一篇與〈天地〉若以大眾文學的角度來看，是還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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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照耀新店溪〉 

蘇偉貞：這一篇其實蠻可愛，類似卡通裡的手法，但就是太貪心了，但可能是用

卡通人物的方式來處理人物定格的部份，因為是卡通所以人物出來時，

都不像普通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怪異的身世，把怪異的身世普通化。

這一篇是蠻可愛的，就是角色太多，除了白玫外可以從頭貫穿，其他是

沒有的。 

〈從蓮花巷到四季路〉 

舞鶴：這一篇寫過去年代，一個傳奇的巷子，用寫實呈現生活的層面，開頭先來

個總論，再分章去逐論，最後再一個收束，是滿完整的書寫台南生活的樣

貌。 

蘇偉貞：它在原創的部份，也許不是那麼夠，但至少講了一個故事是那條巷子裡

的歷史，它不像〈雪國再見〉或〈流動的風〉，講比較龐大的故事，這裡

面有講一些較少看的題材，架構上也蠻完整，有非常大的對照，尤其是從

村子出場的那個部份拉到這條巷子來，這樣的寫法在控制力上是不錯的。 

張大春：這一篇的作者可能大量的掌握《風月報》的一些專欄，更讓我覺得作者

在決定性的細節上是有能力建構這個小說事件。 

〈雪國再見〉 

宋澤萊：文字很流暢，容易從頭一口氣看到尾，不同時代的接連，相當完整，作

者的情緒是很強烈的，對於原住民的命運有很深刻的哀痛，故事裡面的英

雄人物也塑造的相當好，與〈流動的風〉一樣，在人物與情節上的創造上

很成功。剛講到傳奇，從明鄭時期郁永河遊記到戰後的《旋風》，多半都

是歷史小說比較多，只要寫到歷史就很難說明這是真的，所以〈雪國再見〉

及〈流動的風〉都很難辨別其真假為何，除了讓我感受到哪一個印象最深

刻。 

舞鶴：相較於〈大巴六九部落之【大正年間】〉，〈雪國再見〉設計了很多戲劇性 

的結構，寫泰雅族部落，但完全沒有描述泰雅族部落的文化細節，這些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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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未融入在小說裡。因為它得了五票，所以要特別為它多講一些，這是在

寫 1910 年大科崁之役，設計戲劇性的時空，讓人讀起來蠻有意思的。裡

面提到的槍枝，在原住民抗爭中是重要的事情，打戰的時候新的殖民者

來，收繳槍枝是很重要，所以裡面帶著現代的槍枝回到過去是有其真實的

意思。除了有這個巧思之外，時空交錯的創作是出現過了，那既然要回到

之前的 1910 年代，有沒有寫出當時真實部落的情形則很重要，高山部落

雖然沒有文字但口述傳統是很強的，這作者我可以非常確定是原住民作

家，他的寫作方向應該著重在口述傳說中去寫出文化的細節。有關原住民

的寫作及書寫方向，要將文化生活的層面透過口傳。何況本身可能就生活

在自己部落裡面，便要將這些融入在創作裡面，而不是抓住一個歷史事

件，就這樣一路寫下來。 

蘇偉貞：這是馬告部落的故事，雖然舞鶴提到缺少生活描寫的部份，但我認為還

是有的，如泰雅族工藝的部份，這一篇是蠻完整的，對現實的一個抗議。

這些長篇小說實在太逼近現實感了，因此長篇小說應該有的距離及講故事

的能力似乎都沒有了。 

陳燁：這一篇作者在結構的控制上完整很多。基本上是我同意其他評審的看法，

有缺點，包括沒有看到泰雅族傳說中細部情節的發展，如果可以用時光先

後的次序看，作者一方面要寫實一方面又要寫傳奇，但總是不能將台灣的

地形搬動，如秀姑巒溪跑到中部的泰雅族部落了。還有一個疏忽，五個大

學生寫到後面變成八個，這一定要看得很仔細，作者都太蒼促。作品寫完

的校稿很重要的，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可能是因為趕著交稿。 

張大春：作者一方面有大膽的想像，另一方面有一種難得或是迷人的幽默感，當

然一碰到原住民的處境時，就將刺蝟毛就束起來，不斷的要去說明理念，

受迫害的歷史等，但可以看出這個作者是有俏皮能力的，比較起〈流動的

風〉這伯仲之間的作品，對我而言，會笑的作者，有距離冷笑的作者是更

值得鼓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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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現在看到單篇的討論後，要更慎重的投票。 

蘇偉貞：可不可以討論一下，要不要有首獎？ 

舞鶴：我是站在鼓勵的立場。我們現在來投一次票，再來討論會不會給首獎？ 

蘇偉貞：投票出來第一、二名會變成首獎和推薦獎，所以還是要想一下。 

舞鶴：或許考慮兩個推薦獎。 

張大春：要就最高票的〈雪國再見〉及〈從蓮花巷到四季路〉來投，還是要再加

入其他的？〈流動的風〉蠻多人討論的要加入嗎？ 

舞鶴：我們現在不要管哪幾篇作品，就是給自己最好的作品 2 分，其次是 1 分。 

張大春：就〈天地〉、〈雪國再見〉、〈流動的風〉、〈從蓮花巷到四季路〉四篇來投。 

【第二次投票結果】 

〈雪國再見〉七分（宋澤萊二分、張大春一分、 蘇偉貞一分、舞鶴二分、陳燁

一分） 

〈從蓮花巷到四季路〉五分（張大春二分，蘇偉貞二分，舞鶴一分） 

〈天地〉二分（陳燁二分） 

〈流動的風〉一分（宋澤萊一分） 

 

張大春：〈從蓮花巷到四季路〉、〈雪國再見〉分數很近。 

舞鶴：〈雪國再見〉得首獎，有些不安。 

張大春：如果說這兩篇差距很小，是不是都給推薦獎。 

舞鶴：我非常支持原住民的作品。但就如同剛剛提到裡面書寫的方向，給首獎可

能會造成比較有問題的示範作用。 

宋澤萊：所以是要定為兩個推薦獎。 

張大春：好，這一次長篇類的決審，因為作品的內容及水準令評審有疑慮，所以

決定首獎從缺。 

館長：謝謝各位委員，2006 台灣文學獎長篇小說類決審結果：推薦獎增加一名，

分別是〈雪國再見〉、〈從蓮花巷到四季路〉，首獎從缺。 


